
矿 山 女 工
· 耿妮妮 ·

时 光 如 流 水 般 逝 去 ，转 眼
间 我 已 在 鸭 口——这 个 在 路遥
小 说 《平 凡 的 世界 》中 被提及
的 “大 牙 湾 ”煤 矿 生 活 了 23
年 ！23年 ，白 驹过 隙 ，我 已从
当 年 的 小 姑 娘变成 已 然 工 作 四
年 的矿工。23年 ，我 亲 眼见证
了 矿 区 从 当 初 “黑脏 乱 差 ”到
而今 “美如 花 园 ”翻天覆地 的
变 化 ，这 些 变化 与 各 条 战线上
的女工密不可分 。

矿 山 ，一 直 都 被 认 为 是 男
人 的 世界 ，而 我 则 认为 ，女 工
撑起 了 矿 山 “半边天”。矿 山 因
工 作和 生 活在 这 里 的 女 工 而 美
丽 ，她们 用 娇柔 的 身 躯 与 男 职
工 们 一 道 战 斗 在矿 山 ，拼搏 在
煤 海 ，默 默 地 奉 献 在 百 里 矿
区 ，用 青 春 与 热情 、勤 劳 与 智
慧 筑起 了 充 满 亲情 、温 暖 、感
动 的浪花 ，点缀着矿 山 ，点缀着那
黑 色 的海洋 ，使矿 山 更加充满生

机 ，使 黑 色 的 海 洋
更加绚烂 。

她 们 的 工 作
岗 位 虽 然 不 在 千
米 井 下 ，却 每 天
为 矿 井 实 现 安 全
生 产 保 驾 护 航 。
运 输 区 、选 运 区 、机 电 区 、
生 产 部……处 处 都 有 她 们 的
飒 爽 英 姿 ，高 耸 如 云 的 井
架 ，挺 立 的煤仓 ，飞 转 的 皮
带运 输机 描 绘 了 矿 山 壮 丽 的
图 画 ，而 最美 的 要数活 跃 在
矿 区 的这些女工 。

运 输 区 、选 运 区 的 女 工
们年复一年 、日 复一 日 地坚守
在井 口 、选煤楼 ，她们发扬 “上
班 早 一 点 ，下班缓 一 点 ，少 休
息 一 点 ，多 学 习 一 点 ，工 作精
心 一 点 ”的精神 ，一 年 四 季站立
在 皮 带 两 侧 ，用 手 捡 煤 、拣 矸 。
虽 然 手指 都 磨 出 了 老 茧 ，但 是

她们 却 不 怕 苦 、不 怕 累 、不 怕
脏 ，无 怨 无悔 ，克服生 产 条件
比 较 困 难 、煤质 条件 时好 时坏

的 状 况 ，用 纤 细
的 双 手 在 煤 与 矸
石 间 精 心 筛 选 ，
以 巾 帼 不 让 须 眉
的 本 色 ，为 矿 山
发展增砖添瓦 。

机 电 区矿灯房
里 ，她们 轻 盈 的 身 影 在 排 排
灯 架 间 穿梭 着 ，盏 盏 矿 灯和
自 救 器 从 窗 口 迅 速 递 出 ，动
作 是 那 么 娴 熟 ，那 么 认 真 。
一 个个 微 笑 的 眼 神 ，足 以 让
矿 工 们 深 感 欣慰 。女 工 们知
道矿 灯 就 是矿 工 的 眼 睛 ，自
救 器 是 矿 工 生 命 的保 障 ，所
以 每 次 从升 井 的 矿 工 手 中 接
过 充满 汗腥 味 的 矿 灯 和 自 救
器 后 ，她们 没 有 任 何 嫌 弃 的
行 为 ，而 是 认 真 检 查 灯 头 、

电 瓶 、开 关 等 部 件 ，擦 拭 浮
尘 。虽 然 每 天重 复着 单调 的动
作 ，但 是 她 们 从 不 感 到 厌 倦 ，

因 为 她们 每 天都期 望看 到 井 下
的 每 一 个 员 工都带着矿灯和 自
救器高高 兴 兴 下井 ，安 安全全
升 井 ，自 己 哪 怕 苦 点 、累 点 也
值得 。

像这 样 的 矿 山 女 工 还 有 许
多 许 多 ，她们不 仅为 矿 区 的发
展默默无 闻 地奉献着 ，还无怨
无悔地搞 后勤服务工作 ，她们
如 同 穿透地层深处 的 阳 光 ，在
煤海 黑 暗 而 单调 的 世界 里发光
发热 ，有 力 地支持 着 、服务着
矿 井 的 生 产 一 线 ，脚踏实地 的
为 矿 山 奉献着 。矿 山 掩 盖 不 了
她们满 面 的灿烂 ，岁 月 夺 不 走
她们 自 信 的 容 颜 。人们 通常 喜
欢用 花来形 容 女人 ，但 我 觉得
女工们 不仅有 花样 的风采 ，更
有 绿 叶 一 样默默奉献 的 质朴情
怀 。　（鸭 口 公 司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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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 儿 在 四 季 更 迭 中 绽 放
着 青 春 的 娇 媚 ，任 寒 风 冷 雨 、
山 高路远 。

不 曾 因 地 域 的 优 劣 羁 绊
你 的勤劳 之 身 ，也 不 曾 因 岗 位
的 贵贱左右你执着 的 信 念 ，在
矿 山 这个特殊的工作环境 里 ，
你 柔 弱 的 身 姿 俨 然 一 朵 怒 放
的 花 儿 ，肆 意 生 机 ，毅 然 扛 起
了 矿 山 的 半边天 。

你 是 一 朵 灿 烂 的 向 日
葵 。热 情 、坚 毅 、质 朴 的 作 风
让 你 扎 根 在 了 单 调 繁 琐 的 后
勤 服 务 工 作 上 。笑 迎 往 来 矿

山 的职工 ，真情服务 安全生产 。你用 真情 的
微笑温暖着 每 一个同事 ，用你勤劳的双手保障
着大伙儿的舒心工作 ，用你贴心 的叮咛牢筑着
男 同胞的安全防线 。

你是一朵红硕的牡丹 。在矿 山 的 寒来暑
往中 ，你用满怀的敬畏之情托起 了矿 山 安全的
一 道道防线 ，每 一个仪器发放窗 口 、每一 台 设
备监控台前 ，昼夜值守的辛劳在年华逝去的每
一刹那定格为 岗位价值 ，让点滴的安全汇聚成
了矿山 的安全支柱 。

你是一株繁茂的幸福花 。枝繁叶茂 ，坚实
茁壮 ，虽撑不起 一 片绿荫 ，但是你维系 了 矿工
家 庭 的和谐 幸 福 。矿 山 别样 的 风景 中 ，你娇
媚 的 身 影不 再是形 同 陌路的 过 客 ，支 持 与 奉
献 的 队伍 里 ，你摒 弃 了 繁 华 ，将 爱 与 责 任 全
心 倾注 于你 的 另 一 半——矿工 ，将青 春 与 激
情播洒于矿 山 的 每个角 落 。

春秋冷 暖 风景 异 ，矿 山 花红 四 季 同 。矿
山 ，当 你崛起 的 姿态再 一 次酌亮 众人双 眼 的
时候 ，我 们 分 明 已 经 看 到 ，你 周 身 那 一 朵 朵
盛开 的 花儿 ，娇艳欲滴 ，
姹紫 嫣 红 。

（ 张 家 峁 矿业公 司 ）

我和春天有个约会
·王大龙·

盼 望 着……
盼 望着 阳 光 ，
盼 望着微风 ，更盼望着细 雨 、花香 。
阳 光 明 媚 ，伴 着 微 风 ，翻 过 高 山 ，跨 过

大 江 ，走 过 原 野 ，春 来 了 。伴 着 这 个 承 诺 ，
怀着 一 份喜悦 ，春姑娘 如 期 赴会 了 。

春 来 了 ，还 像 过 去 那 么 害 羞 ，戴 着 那 层
面 纱 来 到 了 我 的 身 旁 。细 雨 密 如 丝 ，斜 斜
地编 织 成那层 面 纱 ，在 微 风 中 被 吹起 ，那 春
姑 娘 的 芳 容 便展 现 在 我 的 面 前 ，蒙 蒙 胧 胧 ，
让 我 觉 得 眼 前 一 切 都 是 新 的 ，是 美 的 。或
许 是 彼 此 的 过 分 思 念 ，我们都不愿多说一句
话 ，都不愿打破这份静谧的氛围 ，我们只是静静
地注视着对方 ，体会着彼此的心情 。而那丝丝
细雨滴落在我的耳旁 ，却是春姑娘在为我倾诉
她一年来的欢乐与悲伤 ：炎炎烈 日 下 ，她曾和夏
荷嬉戏 ；萋萋芳草中 ，她 曾与秋虫共鸣 ；猎 猎 寒
风 中 ，她 也 曾 与 冬 雪 共 舞 。终 于 待 到 了 柔
柔 细 雨 ，待到 了 和 煦 的 阳 光 ，她 又 回 到 了 与
我 约 会 之 时 ，那 往 日 的 幸 福 又 浮 现 在 了 她
桃 红 的 脸 上 ，让 你 瞬 间 迷 醉 ，而 这 正 是她 特
有 的魅 力 。

微风再次 吹起 ，春姑娘便迈 着轻盈 的 步
伐 ，牵起我 的 手 走 向 屋外 。

春姑娘开始翩翩起舞 ，她热情地拥 抱 我
的 雪 人 ，雪 人 也 像 是 见 到 难 以谋 面 的 朋 友 ，
激 动 地 流 泪 了 ，慢慢 开 始 融 化 了 。她 走 过
原野 ，草 绿 了 ；跳 过 枝 头 ，花 开 了 。于 是 她
的 步 伐 更加 轻快 ，招 徕 了 蝴 蝶和 蜜 蜂 ，他 们
也 跟 着 她 一 起 跳 ；而 燕 子 也 在 电 线 上 探 着
头 ，“叽 叽 喳 喳 ”的 叫 ，仿 佛 在 为 春 姑 娘 的 到
来 而 欢 迎 ，为 她 的 舞 姿伴 奏 ，于 是场 面 便越
来 越 热 闹 了 。看 到 她 那 张 笑 脸 ，我 不 由 得
笑 了 起来 ，而 眼前 的 一 切也越来越迷人 。

当 她 看 见 田 野 里 麦 苗 口 渴 时 便 不 由 得
流 下 了 眼 泪 。听 到 那 一 滴 滴 泪 落 在 麦 叶 上
的 声 音 时 ，我 不 由 得 为 春 姑 娘 感 到 心 痛 ，更
为 麦 苗 感 到 高 兴 。而 此 时春姑娘 在 田 野 里
飞 舞 着 说 ：“这 泪 是 为 他 们 流 的 ，是 喜 悦 的
泪。”隔 着 这 层 面 纱 ，我 已 看 不 清 她 的 脸 ，更
听 不 到 她 的 笑 声 ，却 听 到 她 与 麦 苗 丝 丝 细
语 。泪 流 尽 了 ，她 看 着 麦 苗 一 张 张 欢 笑 的
脸 会 心 地 笑 了 。虽 然 我 们 的 约 会 有 泪 水 ，
但那 是幸福 的 ，是 有 意义 的 。

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，春 天 象 征 着 希 望 ，更
孕 育 着 丰 收 ，而 我 们 更 应 该 充 分 利 用 春 天
的 时光 ，享 受春天 ，拥 抱春天 。

时 间 飞 逝 ，一 声 惊 雷 ，春 姑 娘 便 要 和 我
说 分 别 了 ，就 在 她 即 将转 身 的 一 瞬 间 ，我 朝
着 她 远 去 的 方 向 喊 了 一 声 ：“春 天 ，记 住 我
们 的 约会”！

（ 陕 煤 建 司 ）

中 国矿工
· 侯 超 ·

能 忍 受 黑 暗的 狂澜
在我 劳动 的 空 间 肆虐
穿 越历 史 幽 深的 隧道
一 束亘 古 的 光柱
折射在我黝 黑 的 脸膛
漆黑 成一 块铮亮 的 煤炭
熠熠 生辉

燃烧吧——一 个 梦的 心 愿
从煤海的 地平 线 冉冉升起
演绎着 中 国 矿 工 的 黑 色传奇
额 头 热腾腾的 汗珠
洗刷 千 百 年 黑 色 的 地位
明 亮 的 眼 洁 白 的 牙 骄傲的 笑
深刻 成一 幅 倔 强 的 肖 像
温 暖世界 歌唱 光 荣
用 一 双赤诚的 大脚
叩 响 煤炭炽 热 的 心跳

聆听一块煤不 朽 的 铿锵
我是煤
我是一 支燃烧的 歌
为 我 的 祖 国 燃烧激情
厚 实 的 煤墙
那是我 坚 强 的 胸 脯
搏动 着 生命的 弹性
液压 支柱挺立起
我 宁折不 弯 的 脊 梁
矿 灯照耀的 巷道
那是太 阳播洒 的 光芒
在我 的 世界里 编 织 五彩
中 国 矿 工——光 明 使者
祖 国 和煤炭

是我 生命的 全部 和 热 爱

影像

清晨的矿工　安文光　摄

火 红 的 萨 日 朗
· 宿建梅 ·

草 原 上 最 美 的 花 儿啊
火红的 萨 日 朗
火一样的 热 烈哟
火一样 奔放

草原上最美 的 花儿啊
火 红 的 萨 日 朗
火 一样 的 执着哟
火 一样张扬

草 原 上 的 山 丹花啊

萨 日 朗
火辣辣的 花朵哟
绽放 吉 祥

草原 上 的 山 丹花啊
萨 日 朗
火辣辣的 草原 哟
爱 的 天 堂

草原 上热 情 的 女神啊
美 丽 的 萨 日 朗

阿妈 的 酥油奶茶哟
把你 滋 养

草原 上热 情 的 女神啊
美 丽 的 萨 日 朗
阿爸的 牧歌羊群
伴你 成 长

美 丽 的 科 尔 沁啊
萨 日 朗 的 家
我漂泊 的 心 儿哟
停泊 徜徉

美 丽 的 科 尔 沁啊
萨 日 朗 的 家
我流浪的 魂魄哟
千 里 回 望

塞北的春天
· 常诚 ·

水碧 碧
草 青青
花 朵 朵
蝶 飞 飞
塞北 的 春天 来 了

水 鸟 嘻 闹
蛙声 震 天
鱼 儿 穿梭
虾 儿跳跃
塞北 的 春天 来 了

塞北 的 春天 来 了
你 看　河流里嬉戏 的 水鸟
尽情地拍打 着翅膀
沐浴在春的 海 洋 里
享 受 着和 煦 的 阳 光

塞北 的 春天 来 了
你 看 鲜嫩的 柳枝 芽破皮 而 出
在春天里摇 曳
散发着 醉人的 芳 香
把光 秃 秃 的 山 峁 沟 梁都 染绿 了

塞北 的 春天 来 了
荒原披上 了 一 层 薄 薄 的 绿毯
无数的 野花竞相 绽放

引 来彩蝶 蜜 蜂翩翩起舞
青蛙也伸 着懒腰开始 了 鸣 叫

塞北 的 春天 来 了
鸟 儿在 空 中 自 由 地翱翔
鸣 声 犹如银铃般清脆
唱 着春天里 的 一 首歌
美妙的 旋律 回 荡 在蔚蓝 的 天 空

塞北 的 春天来 了
勤 劳 的 老农吸着旱烟
打 点 着农机具
准备播下 希 望 的 种子
盘算 着 来年 的 丰收

塞北 的春天 来 了
来的 是那样 自 然
没有一 丝 的 雕刻
也没有造作 的 表现
却把婀娜 多 姿的 塞北之春
渲 染得淋漓尽致

生活　徐超　摄

瀑　石翠萍　摄

《 我 是 农民 》有 感
· 王奕博 ·

《我是农民》，其实我也是农 民 。
喜欢贾 平 凹 ，很 多 时候不是 因 为他

的文章 ，而是 因为他的经历 。他也是农
民出 身 ，曾在乡村生活了 很多年 ，但他通
过 自 己 的努力 ，上大学 、工作 ，最后成为
全国知名的作家 。

当 我 看 到 这 本 书 时 ，第 一 时 间 买
来 ，花 了 一 星 期 的 时 间 看 完 。这 本 书
是 属 于 自 传 的 小 说 ，叙 事 娓娓
道 来 ，感 情 细 腻 纯 真 ，的 确 是
一部很好 的作 品 。

我 喜 欢 农 村 ，我 母 亲 家 在
韩城 党 家村 ，所 以 每 当 我 看 到
很 多 作 家 写 上 世 纪 五 六 十 年
代 的 农村 ，就 会 很 自 然 的 想 到
是我 的 故 乡 。记 忆 中 的 农 村 ，
应 该 是 一 群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
的 青 年 农 民 。是 那 些 淡 青 色
的瓦房或者暗黄色的土房 ，或是
党家村那寂静透亮 的 四 合院 ，那穿透六
百年风铃声 的文星 阁 ，那些整天无忧无
虑的孩子 ，和那些悠然 自 得的老人 。

但是现在的农村 已经不再是当年的
模样 ，已经失去 了 几千年来积淀的农村
文化 ，甚 至被人们称为 城镇化 的 前奏 。
这样的农村 ，没有 多少快乐 ，没有多少真
实 的东 西 。这样 的农村 ，将要断送很多

古老的传统 ，不再有曾经的淳朴 。
贾平 凹离开农村的时候是 19岁 ，他

把 自 己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沾满了 土地
的清香 ，他的回忆更加真实 。那些故事 ，
如同是心中涌出 的泉水 ，源源不断 。

当 农村的孩子是不容 易 的 ，他们需
要很早就懂事 ，他们不能违背 父母的命
令 ，他们得接受一 些现实 。这与现在的

很 多孩子相 比 ，都不是一个层次的 。现
在的孩子 ，是家中的 “皇帝”。

以 前 的农村 ，孩 子 只 是 辈 分上 的 。
年龄上 ，你只要有 力气 ，便成 了 劳动力 。
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 ，那小小 的肩膀 曾 经
不知承受 了 多 少 的责任 。那时候 ，为 了
拾麦穗跑几十里地 ，为 了 砍柴爬 了 几座
山 。现在的孩子 ，很多人娇生惯养 ，除了

使用筷子还行 ，其他的劳动是做不了 的 。
以 前 农 村 的 孩 子 ，都 比 较 心 细 ，

能 觉察到 事情 的微妙 。看到 父 母 的 一
个眼神 ，听 到 父 母 的 一 句 闲 话 ，都能
明 白 意思 。他们不但会和人相处 ，还
会和 自 然界 的动物打 交道 。现在 的孩
子 ，有 几 个 真 正 想 去 了 解 父 母 的 心
思 ，很 多 人 都 盯 着 父 母 的 钱 ，买 点 吃

的 ，买个玩具 。
以前农村的孩子 ，似乎更早

熟一点 。会默默地喜欢一个人 ，
看到她便会躲起来 ，或者偷偷地
跟着 ，把爱放到 心底里 ，不让她
察觉。会默默地注意她 ，一颦一
笑都记 在 心 里 ，却 很 少 敢 去 表
白 。现在 的孩子 ，天天 “老婆老
公 ”挂在嘴边 ，有 时候在教室就
敢上演浪漫电影 。

书 中 的那 些 回 忆 ，是 美 好
的 童 年 和 少 年 ，是 有 着 农 村 金 黄 的 土
地 、蔚蓝 的天空做背 景 的 ，这书是老书
了 ，但 是 那 些 故 事 ，那 些 画 面 ，在 我 们
这 些 有 农 村 经 历 的 人 看 来 ，总 是 这 般
的醇香浑厚 ，令人难忘 。

（ 运销销 售 分公 司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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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的印象里 ，老史是
个非常完美的人 ：脾气好 ，不
沾烟酒 ，浓眉大眼 ，个头高 ，走
路飞快 ，字写得刚劲有力 。而
且 总是能 回答上我随 时随地
提出的任何问题 ，让少不经事
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。

强烈 的 自 豪 感 随着我年
龄的增长 ，渐渐消失了 。不知
从什么时候起 ，他谈起的新闻
时事已经是我关注过的 ；他讲
的 自 编 了 许多集 的悬疑童话
《 狐狸偷鸡 》我也从 中听 出 了
很多破绽 ，当场提出疑问并点
破 他 ，他 会 哈 哈大 笑 说 ：“你 怎 么 这 么 聪 明
啊！”……他走路也没有以前快了 ，个子没有我
记忆中那么高 ，只比我高半个头 。

我去车站接过他几次 ，每次在出站 口 探着
头搜寻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时 ，迎面就突然
出现一张充满喜悦又布满皱纹的脸：“我在这
儿 ！你不认识我啦？哈哈！”

回到家 ，他迫不及待的开始给我上 “社会
课”，讲一些他遇到的经历 、骗子手段和见招拆招
等等。我不好打断他 ，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 ，
竟然也听了进去。他讲的生动有趣 ，我干脆盘腿
挨着他坐了下来。这种“社会案例”的故事我很
感兴趣。听他讲怎样的事有怎样的处理办法的
时候 ，我突然觉得那个睿智的偶像又回来了 ，又
能带给我一些新鲜的 ，我所不知道的故事 。

他没有留意到我态度的转变 ，依旧像讲他
的悬疑童话一样 ，用 时而故意低沉时而欢快的
语调说着 。我端详着他 ：他其实并没有变 ，还
是大眼睛 ，直挺的鼻梁 ，国字脸 ，可他额头和眼
角 的纹路提醒我 ，他不再年轻 ，他 已经是一个
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了。“你别嫌我唠叨 ，你是我
的孩子 ，我常年不在你身边 ，不能像别的父亲
那样随时帮你摆脱 困境 。很多事需要你 自 己
做出快速反应 ，把我的经历讲给你 ，等你再遇
到这样的事 ，就不会慌张了。”

快要收假了 ，他每天醒来都要在 日 历前反
复地看 ，我看 出他一脸的不舍 ，就问他什 么 时
候退休 ，他换了 副轻松的表情看着我说：“等我
的孩子能很好地照顾 自 己的时候。”我靠着他 ，
学小孩子的样子说：“爸爸抱抱 ！”许是很久没
有这 么亲近他 了 ，他顿 了 一下 ，开心地拥抱 了
我 ：“还像小时候一样 ！”正 当 我沉浸在这温馨
的气氛中 ，他却又说：“不过 ，你小子现在是不
是有点太胖了？”……唉 ！这老头 ！

老史老了 ，越发像个孩子。有时候我在另
一屋长时 间没动静 ，他会突然跑来看看我 ；让
他少 吃点零食好好吃饭 ，他会说 ：我就爱吃这
个 ；让他穿厚点注意保暖 ，他回你一句 ：你才要
好好保暖 ，我不冷 ！你要是跟他生 了 气 ，他莫
名其妙看你一眼说 ：怎么啦 ，看把你气的 。让
你哭笑不得 ，仿佛我是大人 ，他才是小孩子 。

我很认真地对他说 ：我曾经是你任性的孩
子 ，现在你老 了 ，你也是
我的孩子。（澄合分公 司 ）

爱在身边
·陈爰莲·

生命 因爱而美丽 ，世界 因爱而精彩 ，爱是
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，有很多人想寻觅——爱
在哪里？其实 ，爱离我们并不遥远 ，只要用 心
寻觅 ，你会发现爱就在我们身边……

蓝天爱上 了 阳光 ，晴 日 里 的天际 ，简单
而烂漫 。雨 后 天边 的彩虹 ，证 明 了 爱 的灿
烂 。即使消失得如烟般快速 ，我们都无法忘
记——那阳 光下 ，蓝天中 飞舞的 白 鸽和蓝天
下我们纯真的笑容 。

暗夜爱上 了 明 月 ，它比不上明 月 的皎洁 ，
却执著地不放弃厮守的迷恋 ，它选择做月 亮最
无私的陪衬 ，在黑暗 中紧 闭噙满泪水的双眼 ，
每到流星雨来临 时——那是它把 自 己 的深情
化作一颗又一颗明亮的星 。那是它洒 向人 间
的泪水 。爱 ，在 一 刹那 间 ，从温 暖变得伤悲 ，
“ 钩寒玉 ，凤鞋儿小 ，翠眉儿蹩……”即使月 亮
永远不了解暗夜的心思 ，我们都无法忘记——
那夜空中 ，明月 旁边那千千万万颗流泪的星 。

冬雪爱上 了 山野 ，爱那点 点鲜花 ，爱那片
片绿意 。雪苦等到 了 冬天 ，望着 光 秃秃 的 山
野 ，用 自 己的身体化作了无数晶莹的纯 白 色小
花 ，一片一片 ，一朵一朵……无声地为 山野
换上 了 白 色 的新装 ，山野银装素裹 ，却从未
注意到雪 已经消亡 。雪走 了 ，再也无法回来
了 ，即使雪永远与 山 野分别 ，我们都无法忘
记——点点雪花中蕴含着浓浓的情谊 。

嫩草爱上 了 土地 。它清爽动人 ，却只是
百花的陪衬 ；它青翠欲滴 ，却始终登不上大雅
之堂 。但它很知足 ，与 土地相依为命 ，感激帮
助过它们的阳光 、雨水 、雪花 、河流……它们的
名字 ，种在 了 城市 、乡 间 ，种在 了 天涯 、海角 。
它们很平凡 ，很沉静 ，只给对方一个无言的笑
容 ，温暖 了 一颗又一颗脆弱 的 心 。它们很纯
真 ，很快乐 。这 ，就是所谓的爱吧 ！爱的简
单 ，爱的 自 由 ，爱的温暖 。即使没人注意到嫩
绿的小草 ，没人注意到朴实的土地 ，但我们不
会忘记——那原来的美好与幸福 。

爱 ，原来不需伪善的容颜 ，世 间 的万事万
物 ，其实都充满 了 爱 。爱 ，原来在身边 。用 心
灵去体会最本真的美好与幸福 ，不论结局是如
愿还是分离 。

爱像一阵风 ，吹入我心房 ，淡化我的忧伤 ；
爱像一 团雾 ，映入我的眼帘 ，让我失去方 向 ；爱
像一缕烟 ，飘过我的眼前 ，迷离我的心情 ；爱像
一朵花 ，开在我的远方 ，想把它摘下却发现已
经消逝 ；爱像一杯酒 ，浓烈又令人着迷……

爱 ，原来就在你我身边 ，只要你用心寻觅 ，
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爱 。

（ 王村社 区 ）


